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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音赋形就是有意识地利用汉字的同音或近音关系，对已有词语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词

语形式，来表达新义，它包括等义赋形、半新义赋形以及全新义赋形三类。借音赋形的特点：一是多借用动物名

称来凸显形象色彩，二是扩大了词语的张力，三是多有戏谑意味和色彩，四是一定程度上也有词族化的表现，五

是不限于“词”的范围，也包括一些“语”。它的使用情况是总体上仍局限于网络世界，但是也有部分在现实语言

中已经比较常见。从词汇学的视角看借音赋形，一是它与借形赋义构成当代词汇中最有时代性、最鲜活的部分，

二是可以对传统的造词法有所补充，三是对传统的词汇研究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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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代汉语词汇丰富多彩，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现象和新变化，非常值得总结。本文是笔者“当

代汉语形、音、义关系新探”系列的第二篇文章，第一篇是《借形赋义：当代汉语中一种常用的语义扩张模

式》，讨论的是当下非常多见的各类“旧瓶装新酒”现象（如用“海龟”来表达“海归”的意思，从而使前者获

得新义）。借形赋义是一种借旧形而赋予新义的方式，而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是一种同样比较多见的以语

音为媒介或依据，以旧有词语为基础另造新词语的方式，我们称之为“借音赋形”。借形赋义与借音赋形是

当代汉语词汇发展以及新词语生成的两种重要模式，均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即在这一认识之下，以

当代汉语的借音赋形现象为考察和分析对象。
所谓借音赋形，即主动、有意识地利用汉字的同音或近音现象，对已有词语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一个

新的、从未有过的词语形式，来表达新义以及追求某种独特的表达效果。析言之，它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借”，即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行为，有非常明显的“主观故意”，是有意而为的，其主要目的就在

于上边所说的表达新义以及追求某种新颖别致的表达效果等；二是所借之“音”，即谐音，主要是利用同音

关系，但有时也包括一些近音字，如声调不同、声母相近（如平翘舌不分等）和韵母相近（主要有前后鼻韵

尾不分等）；三是“赋形”，准确地说是“赋新形”，即推陈出新，以某一已有词语为基础，部分或全部改换成

同音或近音的字，从而赋成一个从未有过的新词语形式。
对于借音赋义现象，学界已经给予高度关注，相关的研究文章也有不少，几乎都是从谐音角度切入

的。大家对这一现象赋予不同的指称形式，仅我们所见就有“网络谐音词、网络谐音语、网络谐音词语、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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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替代、谐音字变异、谐音型网络流行语、网络汉字谐音词、网络谐音新造词、谐音换字、谐音替换、谐音

字、谐音网络词、当代汉语谐音新词、谐音双关现象、谐音仿拟、谐音仿词、网络谐音类流行语、新谐音现

象、谐音造词、谐音杜撰词、谐音生造词汇、时尚词语谐音化现象、网络通假字”等。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这一

现象的性质、分类、特点、使用范围、生成机制以及规范等问题，比如邵志华就从分类角度列出了仿词式、
双关式、析字式、飞向式、藏词式、歇后式、曲解式、空设式、数码式、传承式等十种，以及近年来新增的错杂

式、回环式两种新样式〔1〕。
虽然也有一些相对比较深入或较有理论色彩的研究，如陈培《网络谐音流行语的生成和理解机

制———以“杯具”为例》（《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 年第 7 期），周建民、杨扬《论网络谐音词语在生成和发

展过程中的特点》（《江汉大学学报》2012 年第 3 期），刘大为《谐音现象的心理机制与语言机制》（《当代修

辞学》2012 年第 5 期），郑艳霞《汉语谐音新词的语义理据及心理认知》（《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2 年第 6 期），

吉建华《谐音型网络流行语的模因学分析》（《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 年第 2 期），但是总体而

言，还多停留在简单描写的层次，并且基本都定位于网络语言的层次。
我们认为，对借音赋形现象，应当从当代汉语新的形、音、义三者之间关系的角度，并结合当代汉语新

词语总的特点和走势，在总体把握与定位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微观分析，应该会得出一些不同于以往以

及不同于他人的新认识。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一是对相关现象作一归纳汇总，名之为借音赋形；二是从自己的角度对这一现象

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和归类；三是总结其特点、分析其使用情况；四是从词汇研究的角度，给出我们由此

而引发的某些思考。

一、借音赋形的类型及相关分析

就搜集到的相关用例来看，借音赋形类新词语大致分属于不同的类型，以下从“表义”的角度分为三

类。
1． 等义赋形。所谓等义赋形，即所赋新形与旧有形式相比，基本意义没有变化，只有风格色彩等有所

变化。
首先，我们要把一般所说的“异形词”排除在外，这样的形式如“几率—机率、昏招—昏着、猫暱—猫腻、

因特网—英特网、席梦思—习梦思”等。这样的形式有不少难辨先后与正俗，如《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
（下简称《现汉》）“昏招儿”与“昏着儿”并收，且以后者释前者，另外“侃大山”与“砍大山”、“交纳”与“缴纳”
等也是如此。既然不能确定先后，自然也就不知所借，所以不应归入借音赋形中。

当然，也有一些还是能够看出或找到“借”的线索的。比如“几率”与“机率”，《现汉》仅收“概率”，释义

中注明“旧称几率”，并特别注明为阴平，由此大致可知“机率”系由旧称“几率”而来。再如“埋单”与“买

单”，此词由粤语引进，而粤语词形只作“埋（mǎi）单”，引入普通话以后，因为读音不符，所以才改“埋”为
“买”，由此而造成一词二形〔2〕。

就这样的形式来说，它们“借”的“主观故意”并不明显，同时既未表现新义也没有任何独特的表达效

果，因此不应归入本文所讨论的借音赋形。
在网络世界，网民们经常有意识地“变音/形求趣”,由此造成了大量比较典型的借音赋形现象，而这才

属于我们所说的等义赋形。林伦伦就此写道：“‘杯具’系列谐音词的出现，也不过是一种谐音的文字游戏。
这是年轻网民们惯用的‘伎俩’。网络上把‘我’写成‘偶’、‘版主’写成‘斑竹’……‘美女’写成‘霉女’、‘俊

男’写成‘菌男’、‘同学’写成‘童鞋’、‘老师’写成‘老湿’、‘水木清华’写成‘水母情话’、‘什么’写成‘神马’
或‘虾米’……都是很流行的。”〔3〕林氏所举例子之外，再如“滴（的）、酿紫（娘子）、跑牛（泡妞）、筒子（同

志）、稀饭（喜欢）、馨香（信箱）、葱白（崇拜）、洗具（喜剧）、脖友（博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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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形式，大致是网民们为了“好玩”而有意地改变已有词形，即根据谐音原理而换一个说法或写

法，词语类型则是从“中性词语”到“谐趣词语”（详下），是网络语言这一特殊社会方言的标志性现象之一。
2． 半新义赋形。即基本的指称或陈述义不变，但是语义内涵有所改变，通常是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拓

展、有所改变，而这往往就是这些新形式所由产生的原因和依据。
比如“大虾”，众所周知是“大侠”的谐音形式，周建民、熊一民主编《最新网络交际用语辞典》（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释义为“指具有一定网络技术水平的人，他们在某方面有一定特长，又乐于助人。”
关于这一形式的来源，该辞典给出了两种说法：第一，“大虾”的谐音，使用拼音输入法打字时，“大虾”先显

示，故输为“大虾”；第二，在电脑前坐的时间过长，背弓如大虾。其实，如果把以上两种说法结合起来，可能

“大虾”的产生理由就更为充分，当然也可能更符合实际。如果此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由“大侠”到“大

虾”，不仅仅是输入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在指称不变的前提下，获取了非常鲜明生动的“背弓如大虾”的形

象内涵，从而使这一新词形有了很高的语用价值，并由此而为广大网民所乐于使用。
“公务猿（公务员）、叫兽（教授）、砖家（专家）”等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它们通过同音改字而表达一种贬

损意味，凸显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对这些指称对象的负面评价，自然也使新形与旧形相比，语义特征上有了

明显的改变。
侯敏、周荐主编《2009 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 2010 年）收“草泥马”，释义是“网民自创的一种虚拟

动物名，用来谐音中国的国骂，有使用隐晦、雅化的用意。”这显然又是一种语用追求。与此相类的再如从

“剩女”（有人认为此词系由“圣女”借音赋形而来，则大致属于下边将要讨论的第三类）到“胜女”和“盛

女”，指称意义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婉曲的意味也是非常明显的。
其他再如“驴友（旅友）、色友（摄友）”等，也都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语义内涵，关于这两个新词，

我们将在下文作进一步的分析。
3． 全新义赋形。这里的新义主要是指概念义，以及在概念义基础上的其他附加意义。这种情况最多，

也是最典型的借音赋形，根据其对原词语改变的多少，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部分改变，其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是以某一旧有词语为词语模，通过保留模标、替换模槽来形

成一个新的形式。保留的是核心语素，由此而沿用了原词的一部分意义；替换的则是同音（近音）的修饰限

定性语素，并由此而部分地改变原义，从而形成一个新义。
比如，侯敏、杨尔弘主编《2011 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 2012 年）收“碑剧”和“官心病”，前者显系

“悲剧”的谐音，义指现实生活中上演的一幕活剧：黑龙江省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费 70 万元为侵华

日军逝者立碑，此举引起网友口诛笔伐，后该县政府迫于压力拆除了石碑；后者则为“冠心病”的借音赋

形，仍指一种“病”：官员因工作压力过大和官场生态不健康而产生的心理疾病。
类似的再如由“性骚扰”借音赋形的“信骚扰”，义指邮寄广告、组稿等给他人造成烦扰；来自“深入”的

“身入”，义指亲身体会，深入实际体察了解。
属于此类的还有“才源（财源，人才的来源）、丰度（风度，丰富的程度）、官念（观念，官本位的观念）、韩

流（寒流，韩国传来的时尚潮流）、餐见（参见，通过餐聚的形式拜见上层的人）、愚乐（娱乐，愚昧的娱乐活

动）、舞功（武功，舞蹈的功夫）”等。
有时，保留的部分代表了整个原词义，而替换的部分则是对整个原词义的限定。比如，指称同性恋者

的“基友”产生后，又通过保留和替换而产生了“姬友”一词，指女同性恋者。工程以及项目等的“验收”本来

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这一工作在大吃大喝中就解决了，那就是“宴收”了。
也有相反的情况，即保留修饰限定性语素，改换核心语素，由此来表达一个新义。比如“球事”的谐音

基础是“球市”，义指与球类运动有关的事情，与之同类但产生更早的“往事—网事”也是如此；“院仕”指当

官的院士或当官以后才当上院士的人；“蚕蚀”指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渐消蚀；“孕父”是指“怀孕父亲”，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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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通过变性手术成为男性后，用人工授精的方式怀孕；“谣盐”指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并出现核泄漏

后，由于外界谣传服用碘盐可以抵抗核辐射，从而引发民众大量抢购、囤积碘盐的事件；“黄金粥”形容黄

金周期间到处拥挤、爆满，乱成一锅粥的“盛况”。
有时虽然保留一部分，但由于另一部分的改变，使得保留部分的意思也发生变化，从而在整体上完全

另有所指。例如，“午美”系由“舞美”（《现汉》释义为“舞台美术的简称”和“从事舞台美术工作的人”），而改

“舞”为“午”，使“美”的意思也发生变化（此词义指“午间美容”）；由“蝗灾”和“蝗虫”而来的“黄灾”与“黄

虫”，其中的“黄”均指“黄色”即色情，而受此影响，“灾”和“虫”也分别改指“危害”和以虫指人。三音节的如

“铁公基”系来自“铁公鸡”，义指铁路、公路、基础建设，由于“鸡”的改变，造成了“铁”与“公”的意思也完全

改变；四音节的如“跑部钱进”：由于“前”改为“钱”（也包括改“步”为“部”），“进”也由“行进、进发”义而变

为“收入、进入”义。
以上所改变的原词语大致都是偏正结构的，也有一些其他结构的词语，则具体情况各有不同。比如，

动宾式的“炒古”改变了“炒股”中的宾语元素“股”，意思自然就成了“炒卖古董”；“享誉”改为“响誉”后，结

构关系发生变化，义指很大、很响的声誉（改变结构的再如偏正式的“薪金”改为“薪津”，则成为并列结构，

义指薪水和津贴）；并列式的“打斗”与“寂寥”改为“打逗”和“寂聊”后，分别表示“嬉闹、逗乐”和“寂寞、无
聊”的意思；派生式的“强化”改为“墙化”后，义指某些措施等只贴在墙上而并不落实。有些人名也被用来

借音赋义，比如“梅超风”本为《射雕英雄传》中的一个角色，谐音为“煤超疯”，指煤价疯狂上涨，与此同类

的还有讽刺糖价上涨的“糖高宗”与“糖玄宗”等。
以上是保留原词语一部分的例子，另有一些保留的是一部分中的一部分，这主要是指有两个层次的

语言单位。比如“足囚协会”，曾入选 2010 年网络十大热词，义指发生腐败窝案的中国足球协会，它的一些

主要领导先后都因涉嫌腐败而成为阶下囚；“消废者”指购买废品或假冒产品的人；“智愿者”指在互联网

上贡献知识和智慧的人；“奢耻品”指因为太昂贵导致耻笑的物品；“现贷派”指一种无担保的个人贷款。类
似的再如“倒蛋部队”（谐“导弹部队”，戏称在城乡间贩卖蛋类的人）、“淘港族”（“淘港”谐“逃港”，指在香

港购物的大陆人）、“海豚族”（“海豚”谐“海囤”，指海量囤积食品一族）、“漂博族”（“漂博”谐“漂泊”，指在

博客/微博上的漂泊一族）等。
完全替换的例子相对较少，如“钱题”谐“前提”，义指经济议题；“杯具”与“洗具”分别谐“悲剧”与“喜

剧”；“鸡冻”与“河蟹”分别表示“激动”与“和谐”义。另外，还有个别单音节形式的替换，也可以归入此类，

比如以“鸡”谐“妓”，以“狼”谐“郎”等。
以上都是新形与旧形一对一的，此外也有个别一对二的情形，即一旧二新。比如，由“贵族”分别派生出

“柜族”（指租住在货柜即集装箱中的人，相关的动词义为谐“乡居”的“箱居”）和“跪族”（指通过下跪的行为

来维权的群体）；由“主妇”改造而来的“煮妇”和“煮夫”，分别指热心烹饪的已婚男女们；“必胜客”既谐“必剩

客”（见下），又谐“毕剩客”，后者指一毕业就失业或毕业后长期未找到工作的人；上文提到的从“悲剧”到“杯

具”以及“碑剧”也是如此。与以上异形异指不同，也有个别异形同指的，比如由“富二代”而来的“付二代”与
“负二代”意思相同，均指同时承受房贷、车贷经济压力的人；指称谷歌的既有“姑狗”，也有“辜狗”。

此外，由借音赋形还可能造成新的同音现象，比如“铁公基”除了上文列出的义指铁路、公路、基础建

设义外，另有一义，指从未分红的基金，以下一例就是最好的注脚：

最牛铁公基现身：约 50 只基金成立以来一毛不拔（新浪财经 2014.7.11）

二、借音赋形的特点及使用情况

（一）特点

总体而言，借音赋形现象有以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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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多借用动物名称，凸显形象色彩。上文讨论过的“大虾”即为明显的一例。以动物名相谐音或许与

当今动物保护的观念日益盛行，多元化的宠物热持续升温不无关系。比如“猪”，一改过去“脏懒”形象，甚

至成为宠物，很多人以此作为网名，或者以猪自居，所以才会出现“版猪”以及“野猪（业主）、猪脚（主角）”
等。有时可能还有更多维的隐含义，比如“河狸族”指擅长整合各种资源，理性地进行网上消费的人，“河

狸”谐“合理”。虽然多数人可能不知河狸为何物，但是通过“狸”或许会想到狐狸，想到它的狡猾、它的智

慧，而这无疑会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河狸族”一词。上文提到的“海豚族”本作“海囤族”，二者并存并

用，如果相比较，后者只是“写实”，而前者则在不改变原义的前提下，自然增添了一些形象和感情的色彩。
家畜除“猪、驴”外，还有“牛（跑牛，泡妞）、马（神马，什么）、羊（菜/赛羊，赛扬）”，以及“狗（姑狗，谷歌）、鸡

（鸡冻，激动）、狼（郎）、猿（公务猿）、河蟹（和谐）”等。
二是扩大词语的张力。前边提到，借音赋形的最主要机制是保留替换，其中最多见的是保留核心语

素，替换修饰性语素。对于很多此类词语来说，保留核心语素就基本等于保留了整个原词义，这样，替换的

部分就等于在原义的基础上再加新义，由此自然在不增加音节的前提下扩大了词的内涵。比如“博斗”，义

为“利用博客互相谩骂攻击”，即实际义为“在博客上搏斗”；再比如“色友”，谐指“摄友”，一是保留本义，即

摄影之友，二是突出其特点，即抓住“色彩”义，因为摄影是非常讲究色彩的。再比如“驴友”，相对于“旅友”
而言，除了直接由动物而带来的形象色彩外，还能在很大程度上突出“徒步、负重行远、吃苦耐劳”的意味，

而谐“旅行”的“驴行”大致也是如此。
三是多有戏谑意味和色彩。这一点，首先从一些词典的释义就能充分地体现出来。比如“报发户”，《新

词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对靠报刊上的信息而发家致富的农户、个体户的戏称”；对“倒蛋部队”，该词典的

释义也是“戏称在城乡间贩卖蛋类的人”。再如在“富翁”基础上产生的“负翁”，以“下载”为谐音对象的“下

崽”，其戏谑意味和幽默色彩均非常浓厚。这一类词语常用于讽喻，像前举的“公务猿、叫兽、砖家”等，都是

如此。上文提出“谐趣词语”的概念，而上述词语正是对“谐趣”的最好诠释。
四是一定程度上也有词族化的表现。造成这一表现的主要原因是类推。有宏观上的类推，即模仿、推

行这种造词方式；也有微观上的类推，即就一个或几个相似的例子再造出新的同类形式来。比如“洗具”和
“杯洗具”并不是已有词，它们是由“杯具、茶具、餐具”等类推而来。随着微博的普及，先是有了同音相谐的

“围脖”，接着则衍生出“织围脖”以及“脖主、脖友”等。再如以“性”为标记的就有“性（信）息、性（新）闻、性
（兴）奋、性（兴）致、性（兴）趣、助性（兴）”以及“性致勃勃、性致盎然、性高采烈”等，也构成一个新词族。

五是不限于“词”的范围，以“语”为对象进行谐音改造的也比较常见，除前边列举的“跑部（步）钱（前）

进”以及“性致勃勃、性致盎然、性高采烈”等外，再如“一网（往）情深、猪（祝）你快乐、驴（旅）行天下、向钱

（前）看、气死我乐（一为‘气死我了’，二为‘气死你，我乐’）、房价吓爹（下跌）、公公（公共）知识分子、轻舞

肥羊（飞扬）、人参公鸡（人身攻击）”，以及一组以涨价为“题材”的“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姜一军、腐不

起、苹什么、虾死你、药你命、药你苦、鸽你肉”等。
（二）使用情况

关于当今借音赋义式新词语的使用问题，大致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一是从相对静态的“语域”角
度看，这种形式主要产生并且流行于网络世界，与现实的语言世界较少交集，所以基本都属于比较典型的

网络词语；二是从动态发展的共同语角度看，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与网民人数的持续增加，网络语言与

自然语言的界限也日益模糊，所以也有一部分借音赋形词语已经或正在进入现实的言语世界。
就这一部分而言，它们基本处于语言三层的最外层，即代表最新发展变化的部分〔4〕，在现实的使用

中多见于一些轻松活泼的文体中。
比如，谐音表示“混账”的“混帐”，义指野外宿营时男女混住于一座帐篷之内，是一段时间以来比较时

髦的旅游方式。这样的用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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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躺下睡一觉，不管“混帐”不“混帐”，呼吸着大自然的馨香，你享受的都是一

种天籁，体味的都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一起去“混帐”》，《华西都市报》2011.9.7）

甚至这一形式还有了一定的组合能力以及其他一些变化性的使用，前者如：

据了解，本届帐篷节以“美丽世界 混帐人生”为主题，并安排了大型户外主题互

动、户外音乐晚会、篝火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华夏经纬网 2013.10.22）

本届帐篷节在龙虎山仙水岩桃花洲及情侣滩举办，活动安排丰富多彩。包括野战

排户外真人 CS……以及“寻找户外最牛吃货”和 2013 年度混帐人物评选。（中国江西旅游

网 2013.10.20）

变化性的使用是产生了“离”的用法，由此而成为一个新的离合词：

婚活的形式不止于相亲，三三也跟着一群网友驴行凤凰过，还混过帐来着。
（《番禺日报》2009.7.26）

相对于产生时间不长的“混帐”而言，由“往事”借音赋形的“网事”则要长不少，大致产生于中国互联

网开始普及的时候，而早在 2000 年，一向以规范著称的《人民日报》中就出现此词，例如：

一档以互联网最新动态为主体内容的电视新闻栏目“中国网络报道”正在紧张运

作，将在全国上百家电视台同步播出。这一栏目将关注网事热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

画面传达给观众。（2000.3.18）

不但有单独的使用，而且有时还可以套用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如“往事并不如烟”就比较常见，例如：

在送旧迎新之际，我们回首这一年的网络，发现有些网事并不如烟，值得再细细打

磨呈现给读者。（《北京日报》2011.12.23）

网事并不如烟。今年初，这位在地震中舍身营救学生的代课教师不慎跌倒到头颈

骨折，……正是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微博的高度关注，正是一批网络名人的及

时呼应，成千上万网民的爱心汇流成海，募集到 130 多万元捐款。（《人民日报》2013.9.17）

到目前为止，“网事”虽然还没有进入规范词典，但是似乎离取得正式的“词籍”只有一步之遥了。这或

许可以代表一小部分此类词语的最终走向。
总体而言，借音赋形类新词语的成活率不高，特别是戏谑色彩过浓且所指称人或事物不具有普遍性

的那些，往往生命力不强，并且一般也不易“越界”到网络世界之外；那些比较“中性化”，且反映比较引人

持续关注的人或事物的词语，则往往有相反的表现，如“身入、韩流、舞功、薪津、蚕蚀、官念”大致就是如

此，它们在《人民日报》中都有使用，且有一定的复现率。

三、词汇学视角下的借音赋形

（一）借音赋形与借形赋义

所谓借形赋义，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已有词语来表达新义，比如用已有的“茶具”来表示“差距”，用“补

脑”来表示补充新知识。与一般的引申不同，它基本属于一种强行的赋予，所以我们称之为借形赋义，具体

又包括修辞性的借形赋义（利用谐音、比喻、别解以及借代、婉曲等手段）和非修辞性（包括族语内部与外

部的借代、简缩以及变用等手段）的借形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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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认识是，无论是借形赋义，还是借音赋形，其实都是为了满足意义表达日益丰富化和多样化的

需求所做的尝试和努力。它们一是直接扩大形义之间的关系内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利用语音之间的

联系，如上举的“茶具”就是）；一是以语音为纽带与取舍标准，在旧形的基础上生成新形，然后再利用新形

来表达新义。虽然它们的内在机制与原理以及最终结果各不相同，但是却有共同之处，即：

第一，它们是当代汉语词汇中最引人注目的不同于以往的“发展”与“变化”现象，也是当代汉语词汇

“外层”空间中最为活跃、最为丰富多彩的造词与用词方式；

第二，上述两种方法的大量使用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大量新词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语词汇的面

貌与格局，弥补了传统造词与用词方法的某些不足，进一步扩大了形、音、义之间联系的空间和可能，并且

由此而获得某些多维、独特的表达效果；

第三，反映了当代人丰富多样的语言心理与取向，也充分体现了当下的语言用户们高超的语言技巧，

以及高涨的词语创造热情，因而是最富时代特色与当代汉语内涵的造词与用词方法；

第四，按照“传统”的汉语词汇体系与知识系统，对其中的很多现象难以准确定位和分析，因此通过对

它们全面系统的考察与分析，有可能得出新的认识，并对已有的词汇体系与知识系统有所补充。
总之，借音赋形与借形赋义虽然远不是当代汉语词汇的主流，但却是其中最鲜活的部分，非常值得从

不同的角度认真研究、全面总结。
（二）借音赋形与造词法

当代汉语中新词语大量产生，既丰富了汉语词库，同时也为我们的词汇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鲜

材料，包括从造词法与构词法的角度，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关于造词法，人们已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比如葛本仪归纳为音义任意

结合法、摹声法、音变法、说明法、比拟法、引申法、双音法、简缩法等八种〔5〕；刘叔新将之分为三大类，一

是词汇材料式（包括结合法、改造法、叠连法、转化法），二是语音材料式（包括拟声法、表情法、联绵法、音
译法），三是混合材料式（既用词汇材料也用语音材料）〔6〕。以上归纳的造词法中虽然涉及语音，但是并不

包括本文讨论的借音赋形。再如北大版《现代汉语》教材增订本，把造词法分为五类，其中第四类是语音学

造词，也是只包括取声命名、取声表情、音节重叠与合音式〔7〕。我们看到的把借音赋形包括在内的只有周

荐的《汉语词汇趣说》，该书在讨论造词法时列了语音孳生法一类，其中第五种是谐音造词法，所举的两个

例子分别是“韩流”和“杯具”〔8〕。此书名为“趣说”，实际上是一本普及性的通俗读物，所以才与上述的“学

院派”知识体系有所不同。
总之，汉语词汇知识体系也应当与时俱进，当代的汉语造词法中，应该有这方面的归纳和总结。

（三）借音赋形与词汇研究

从词汇本体研究的角度，也可以由当代汉语中比较多见的借音赋形现象出发来作进一步的思考。早

在 2008 年，冯胜利提出了书面语体的“庄雅度”问题〔9〕，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可以用之于汉

语词汇的分类，即根据庄雅度的不同，大致可以把已有词语与新造词语按“庄雅—中性—谐趣”分为三类，

三者不仅所用的造词材料有所不同，就是所使用的造词方法也有一定差异。本文所讨论的借音赋形，主体

部分基本属于谐趣类，而它集中使用的，就是其他类词语较少使用的谐音法。
就词汇的类属及性质等而言，庄雅词语主要是传承历史，造词方法一般比较传统、单一；中性词语的

来源较广，所用的造词方法也比较丰富。以上两类词语基本都属于汉语词汇规则“体制内”的，所以稳定性

较高、生命周期比较长，就是新造部分成活率往往也比较高。谐趣类词语则较少受“传统”的约束，大致属

于“体制外”的居多，所以稳定性较差，成活率往往不高，使用范围也比较狭窄，有一些只是临时性或一时

性的使用。但是，这一类词语毕竟数量不少，并且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汉语词汇一“景”，而它们的产生机

制和过程都很清楚，也有相当程度的可复制性与可类推性，因此我们自然也不应该无视它们的存在。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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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着眼于当代汉语词汇，由这一机制生成的新词语即时地反映丰富多彩的当代社会生活，其中许多还体

现出浓厚的语言意趣与语言机智，虽然有的“品味”可能不高，但它们毕竟出现过、存在过，甚至有一些还

在使用着，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由借音赋形现象的启示，笔者认为，要进行当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应当充分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有兼容并包的心态，即不仅要研究“体制内”的现象，也要研究“体制外”的现象，并且对后者

予以更大的关注；

第二，力争跳出具体现象的狭小圈子，从更高的层次来审视某一或某些词汇现象，应当有上位概念，

甚至上上位概念的意识，从“类”的角度进行有层次的归纳和分析；

第三，要像研究“传统”现象那样来研究新现象，这样才有可能不局限于简单、浅表层次的归纳、描写

与分析，而是力争更具学术性、理论性与创造性；

第四，立足于但不局限于已有的传统词汇知识体系，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做必要的调整与变通，并

且由获得的新知反观已有知识体系，适时与适当地对其进行某些方面的补充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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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Sound- Based Word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O Yanb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ound-based words involve intentionally reconstructing the existing words to gain new forms
and meanings by using Chinese homonyms. They can be formed by referring to those words with the same
meaning, half new or brand new meaning. Sound-based words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high－
lighting images with animal names; secondly, exp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words; thirdly, possessing a sense
of joke; fourthly, showing a tendency to word clusters; fifthly, covering words and speeches. Now sound-based
words are generally limited to the cyber-world, but some have entered daily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xicology, sound-based words embody the most active elem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exicon, enriching
traditional ways of word formation and lexical research.

Key Words: sound-based words; form-based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lex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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